暗處
    那天，我遇見了那個女孩。

    她的雙眼特別令我難忘。澄淨的瞳黑的發亮，像極了夜晚靜止的海，映出月色的燦爛，特別的閃耀動人。
    如此幽靜、深邃的茫茫大海，卻孕育著龐然黑暗的靈魂。

    「嗨。」一雙純色的明眸輕柔的鎖定了我。女孩微微的勾起嘴角，充滿生命力的問候像一柱清泉，自紅潤健康的唇間湧出。那是我渴望的溫暖笑靨，我感受到一種很飽滿的情愫，填充心裡那塊尋覓知心的空格。我不自覺的啟口笑著，神遊那片清淨的黑色靜海，似乎我最柔軟的深情已被海的寬闊擁著。她倚著教室崎嶇不堪的白牆，好似我們已是舊友般與我閒聊。她散發出的和順與熱誠，讓陳舊殘破的教室，瞬間蓬蓽生輝。
    她像一盞精緻的燈，火紅的光芒吸引著所有感到孤獨的人。人群順著光湧來，狹小的空間逐漸擁擠，免不了的擦撞，終於使燈光漸漸熄滅。

    整片人海被黑暗佔據，獨留那只雕的別緻的燈殼。
    其實那時我依然喜愛這只燈，因為我還看的見殼內熱情的光火持續燃燒著。

    惡念啃咬著她的內心，卻不曾奪走她看似誠摯的神情。她依舊笑著與我談遍世間萬物，但她更有興趣的是身旁圍繞的人們。不知何時，她手上已握有一把用不盡的銳針，朝四面八方的同學們刺去。
    看著同學們像骨牌般一個一個倒地，我內心狂妄的笑著，笑他們得不到她的熱度，更笑他們竟不堪我渺小的入侵。
    因為，我就是她手上那根最銳利的針。我固然渺小，能如此重擊皆因她投入的力量強大而黑暗。我盲目的自願前往殺敵，獨自忍受同學逐漸壯大的怨恨，只為看見她歡愉的笑容，那個只屬於我的燈光。
    她特別厭惡風雲人物。所有功課好、體育好、長相好的同學一旦出了名，她便會使我弄傷他們柔軟的羽翅，使他們再也無法展翅高飛。
    我開始惡意以網路流言攻擊所有無辜之人，像一隻聽話的狗，渴望得到主人的讚許。

    我像個輔助昏君坐上皇位的小人，將世上所有能人殘殺殆盡，只為博君一笑。她對我特別的好，就像為她剷除障礙後的酬勞，卻比金銀珠寶更加吸引我。
   一次一次的攻擊，我的尖銳被磨的愈來愈平滑，愈來愈失去殺傷力。我的良心終於展露了頭角。
   我試圖讓這盞燈火恢復生命力，打開燈殼，卻只看見一片漆黑。這片漆黑如同一雙手，將蒙在我眼前的布瞬間抽走，這時我才看見，眼前那具罪惡的靈魂，正肆意亂竄。
   原來，那時看見的熾火，其實是我內心還未熄滅的希望之火。

   我想救回被罪孽纏身的知己。我決定，不再露出無情的針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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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她失去了我這枚最鋒利的武器，非但沒有改惡向善，竟開始用力的磨利其餘鈍針。而後我竟看見，有一群銳針正朝我迅速的飛來。
    一群她培養的新勢力，從我身旁經過，故意扯開喉嚨說著汙衊我的話。她那清純淡雅的臉龐，竟在我眼前露出高傲卑鄙的狹隘之光。
   果然，我被傷的體無完膚。血自無數的孔洞中滾滾流出，她那再也不屬於我的笑臉，竟如巨獸般撕裂我依然跳動的心，獨留我躺在血泊中哭泣。
    我開始透著一層薄淚，憂鬱的看待再平凡不過的世界。我像一具行屍走肉，無力的垂著嘴角，遲遲無法接受心裡瞬間被填滿的空格又再度被掏空。
    我熬不過如此悲痛，想尋回往昔我與她的歡樂。除此之外，什麼都不重要了。

    「我不會再反你的意了，我還是你的知己，拜託不要不理我好嗎?」我幾乎是跪下來懇求，我扔掉了尊嚴與良知，只求再次得到昔日那個知音，逃開那痛徹心扉的痛楚。卻沒意識到，她早已不是那個樂觀助人的她了。
    我又成了那根針，繼續刺傷更多的受害者。漸漸的，我愈來愈找不著快樂。

    我看見她努力的對我燦笑，好似試圖掩蓋那時卑劣的行徑。縱使她的笑容看起來永遠如此率真、眼神永遠如此清澈，我卻尋見她這純情背後躲藏的秘密。
    她只在看見人們心痛的無法呼吸時，在看見站在高峰的人們被擊垮時，才咧著嘴歡笑。

    她幽暗的靈魂逐漸茁壯，不再是應為童稚的小孩。
    救不了的火已蔓延至我的腳旁，我一動也不動，猶豫著我是否該起身與她一同撲向這場大火?所有矛盾與掙扎，纏縛著我每一個夢境，充盈在我生活的每一個時刻。

    我決心遠離這場可怖的大火，永不回頭。那些痛苦回憶卻又不斷在我的眼前，重覆放映著。離開她並重新做回自己，就像蝴蝶被困在蜘蛛精心佈置的網一般，即使費盡力氣，也不一定能成功逃脫。

    這群針再度奮力的刺向我，像警告般，逼著我不准從蜘蛛網上逃開。而我撕破了皮，折斷了翅膀—我掙脫了。我將對她的絕望築成一道堅不可摧的厚牆，抵抗所有來自她的襲擊。而這面牆最堅硬的材料，來自我的勇氣，以及處處傷疤。
   沒想到，是這一道道駭人的傷痕，讓我獲得重要的人生突破。
   曾經那罪惡的盲從成長了我的主見，她汙濁的眼光造就了我現在的正義。即使看似再澄湛的海面，也再也無法輕易得到我的付出。
   而堅強，更是我得來不易的人生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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